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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 自由 有力量  对话青年女性艺术家
□ 本报记者 赵墨 贺玮 / 策划

【编者按】1924 年，中国妇女第一次群众性地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距今刚好 100 年。如今，坚持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得到了更广泛的宣传和推动，中国

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职业女性，她们能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彰显出更充分的生命价值，发挥更显著的社会作用，逐渐成长为具有独立品格的、

有主体价值观的、呈多元化趋势的社会形象。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今天的青年女性的生活看上去已经和上一辈有了巨大的变化，但在面对婚姻、家庭时，她们的苦恼

和挣扎并没有变得更少、更轻。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在其代表作《美杜莎的笑声》中提到：“女性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女性，必须邀请女性来写。”正值“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本期报纸再次聚焦女性艺术家。与此前不同的是，我们这次将目光锁定“80 后”“90 后”女性艺术家。在与这几位青年女性艺术家的对话中，我们看到了

她们不受性别或身份特征限制的创作者的个性魅力与飞扬的想象力；看到了她们将洞察到的具体生活中的个人感受与社会的切实变化带入到各自的创作中；看到了她们

在创作行为与个人公众形象、商业价值直接勾连的数字时代，既不迎合又很克制冷静的态度；看到了她们如何用艺术创作抚慰自我、弥合冲突、加强联结……与此同时，我

们还邀请到了四位女性理论家，她们也进一步肯定了青年女性艺术家已然成为艺术界创新迭代的主力军，更期盼青年女性艺术家能够更加自由地表达自我，甚至带动更多

的女性走上独立自强之路。通过与众多女性艺术家的对话，我们希望传递性别平等的真谛。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75 年来，中国女性的地位日益提高、女性权益保障

日益完善、女性独立价值日益凸显。在美术领域体现为女性艺术从业者越来越多，现在美术院

校里男女生比例几乎是 1 : 1，甚至女生要占到 60%—70%，以前较少有女生报考的专业，如雕

塑、工业设计等，现在也都能看到她们的身影。

女性敏感细腻的天性的确是从事艺术创作的有利条件，近年来，我们看到新一代的青年

女性艺术家也活跃了起来，“80 后”“90 后”的她们拥有个性鲜明的艺术面貌，在美术创作实

践、美术理论研究、美术展览策划、美术活动组织等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也是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

展览举办的美术大年，这实际上是全国中青年美术工作者五年一次的学术大检阅，期待我们

的艺术女性在其中大展风采。也祝福我们广大女性美术工作者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更好的

创作、更美的事业！

我国提倡“妇女能顶半边天”以来，女性在各种工作上的参与度增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对

实现男女平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女性得到了工作机会。由于评判标准问题，早期女性

艺术家的作品较为男性化，尽管女性得到了工作和展示的机会，但仍然不能称之为性别平等，

因为女性的个性尚未得到发挥，女艺术家留在历史上的作品也很少。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女性开始变得更加个性化。她们的作品能够表现出她们的情感，甚至能够表现一些个性化的、

私密性的艺术。

进入 21 世纪，“80 后”“90 后”乃至“00 后”女性艺术家的个性化表现更加突出。她们的

社会性和观念性的作品与男性艺术家相比毫不逊色，她们具有很强的整体式社会意识，并且

敢于表现女性权利，即便是主流艺术家也尽可能在自己能表现的范围内开始表现女性意识。

比如耿雪、蔡雅玲、李琳琳等，她们并非“女性主义艺术家”，但她们的作品中自然地展现了女

性特质，以女性独特的视角表现出对东西方历史文化和当代文化的深入思考。她们关于性别

身份的表达中包含着非常细腻、复杂的情感，作品的视觉效果也具有极强的冲击力。

今天，AI 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可以摆脱很多体力劳动，使个人的精神体验和创造力变得更

为重要，在这个方面对女性艺术家是有利的。未来希望更多优秀的女性艺术家能够借助科技

的发展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更自由地表达自我。

尽管性别不应该作为限定词添加在职业身份之前，但很多女性艺术家却也欣然接受“女

艺术家”的称呼，一方面“女法官”“女医生”“女教师”“女艺术家”早已经是一种约定俗成

的称谓；另一方面，女艺术家们足够自信，敢于将自己的作品呈送于艺术殿堂或画廊展场，与

男艺术家们一争高低，并不在意用何种称谓来称呼自己。更重要的是，在以感觉、情绪、情感占

据主导的艺术领域中，性别所赋予女性的特别感悟力，越来越被证明不是弱势而是优长，被标

为“女艺术家”或“艺术家（女）”又有何妨？

随着教育的全面普及，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了平

等受教育的权利，艺术院校和艺术行业中的女性数量不断增长，其中必然出现超过以往数量

的佼佼者。无论是在国际国内的艺术大展，还是在艺术市场上的表现，女性艺术家都获得了越

来越多的成功。可以说，在艺术领域中，正是男女间的差异使得艺术发展可能呈现出更多的创

新面貌、展现多样性与多元化。随着男女平等观念的进一步加强，特别是人类社会在婚恋、生

育等观念方面的巨大变化，乃至于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可能性，女性作为家庭主要劳

动力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弱，甚至可能摆脱生育责任，彻底打破男女在艺术训练和艺术创作的

时间投入上的最后一道障碍。唯有青年是未来。受过良好教育、观念不断更新、更加独立自主、

时间支配自由的青年女性艺术家，将是艺术创新发展的未来。

艺术领域女性数量的增加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青年女性艺术家在国际大展和市

场上的突出表现，更值得我们女性为之骄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艺术行业“女性时

代”的即将来临。从全球范围来看，今天仍然是男性主导的时代，文化艺术行业也不例外，

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现状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以欧美为例，2007 年至今，主要艺

术机构举办的艺术展览中，只有 18%-27% 的机构涉及女性艺术家的作品。而在中国，这

个比例更低。

当然，在今天的中国，艺术行业中的女性数量确实在不断增长，女性在艺术领域有更多

的机会彰显自身的力量，为当代中国艺坛注入活力。随着艺术领域女性版图的不断扩大，女性

艺术家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这意味着女性不仅能够参与并推动当代中国艺术的发展进程，

而且能够影响艺术领域之外的女性走上独立自强的道路。

今天，科技迅猛发展，文化交融碰撞，艺术媒介不断变化，处身于如此大的变革之中，艺术

家比一般人更为敏感，女性艺术家也不例外。在成长中，她们需要保持人格的独立性，追求艺

术的独创性，思考当代人尤其是女性的生存境遇，通过艺术创作表达深切的人文关怀。新时代

的青年女性艺术从业者，应该具备开阔的视野与开放的襟怀，保持思想的活跃和精神的强度，

成为推动当代中国艺术发展的重要力量。

林蓝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广

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

邵亦杨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徐涟
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

裔萼
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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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佳

王茜瑶

康春慧

赵墨（《中国美术报》记者） 贺玮（《中国美术报》记者）

中国美术报：请谈谈你的艺术成长路径？

康雷：我的思考方式一直都是多视角的，也许跟我的经

历有关，有求学时期七年的版画系统教育，之后十年的美术

策划工作，让我无论从艺术家的创作角度，还是跳出创作者

从第三者角度观察，视野是多维度的。这些不能说是通过学

习得来的，是自身背景自然生长的结合和变化。我一直开玩

笑地说，要做一个“破壁人”，去打破所有壁垒，壁垒的背后就

是自由吧。当我们一直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时，作品艺术

效果的独特性也会自然而然地被带出来。

姜淼：我经常恍惚，不知道是作品在画我，还是我在画

它。我成为职业艺术家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我喜欢画画，画画

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我内心深处有需要艺术来

弥补的部分，我离不开它。

我 17 岁就独自来到北京，寄宿在袁运生老师家里学画，

随后考上中央美术学院，专注版画创作至今已有 20 多年。最

开始我做的就是彩色木刻，但很快觉得黑白木刻更能展现我

那时候对万事万物的穷究与追问，那种有一股冲劲和力量

的非黑即白的“对抗感”、那种尖锐直白的明确性所展现的

人生图景之辽阔与壮志，似乎容不下一点犹疑、啰嗦、暧昧，

于是我在创作中直接用木刻本身的阴阳关系来传递情绪、

塑造作品。后来随着我在北京扎下根，并且结婚生子后，就觉

得穷究、对抗、尖锐地面对未来、面对社会，已经不是我首要

考虑的问题了，就开始把艺术创作的主题放在“我存在的意

义”“他人存在的意义”“人类文明从哪里来，去向什么地方”

等更为宏大、本质和终极的问题上，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

认识到艺术家应该要思考和探讨我们社会、文明和生命的走

向等议题，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

刘雨佳：我本科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后去了英国

伦敦艺术大学伦敦传媒学院读硕士。回国后在艺术行业的一

些机构工作，过了 30 岁之后，我在迷茫中想明白了自己想做

创作，于是就辞职开始创作了。因为我喜欢电影，所以很自然

地使用了影像，它融合了图像、音乐、声音、时间，还有叙事，

好像只有这种媒介可以满足我。自 2016 年我首次到户外拍

摄《黑色海洋》以来，目前已经陆续创作了《柯兰岛》《远山

淡景》《寻宝》《手的沉默》五部长片，在此之前，则是一些在

影棚拍摄的《光》《终结的进程》《第三人》等作品。

康春慧：我 1982 年生于乌鲁木齐，因为父亲是艺术家，

所以我从小接触、认知世界基本上都依靠绘画，因此也可以

说我的艺术成长之路是一个“心无旁骛”的必然。后来去首

尔大学主修影像艺术，但近年来我的影像作品并不多，对此，

我认为如果绘画就能够表达、表现的内容，那就没有必要用

影像去复杂化。我在首尔大学的研究生论文就是一份关于克

孜尔石窟壁画的研究，自此我也确立了沿着壁画脉络，探索

当代水墨的艺术道路。从 2015 年的“执花寄月”系列作品开

始，到 2018 年的“物云云”系列，我的作品更多地是对“根”

的描绘。此后还有以“孔洞”为重要创作方向的“云林集”系

列，以及“须弥”系列和“隐逸的主角”系列等。最近正在为今

年 5 月份展览中要呈现的“新疆限地艺术项目”做最后的准

备。在近十年的创作历程中，我逐步将自身工作成长经历的

西域、传统、壁画、影像等多元词汇结合在创作中，与此同时，

“缠绕”的表达一直是我的重要视觉表达，像一个元素构建、

贯穿了多个系列的作品。

卢贞：我小时候一直喜欢画画，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进

入画院从事专业创作，相对来说艺术之路比较顺利，目前在

阶段性的探索中发现问题。相对来说女性从事山水画创作要

克服一些具体的问题，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针对更多的问

题进行研究。

李琳琳：小时候因为我母亲工作很忙，所以我一直是跟

姥姥一起生活，姥姥很会做手工，会编织也会刺绣，我的小鞋

子、小棉裤、小坎肩，都是姥姥亲手做的。姥姥也会带着我一

起去摘棉花，回来一起做手工，我觉得我心中对美的追求，以

及对创作的坚韧，很大程度都受到我姥姥的影响。我 2012 年

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的空间设计专业，毕业后就一直作为职业

艺术家进行创作。从大学时代的《十日谈》起，我的创作就一

直展现出对个体、私密和记忆中伤痛情绪的关注，我还非常

青睐大体量的沉浸式创作方式和对死亡主题的直视，所以很

多人说我的作品非常“生猛”。泡泡、人偶、蘑菇、牙齿……我

不断地在新的创作系列里运用与重复这些元素，尝试不同方

式和材料的解构与再现，在这个过程中又不断收获着新的灵

感。

随后，三个孩子的陆续降临又给予了我很大的“生”的

能量，激发了我更柔情、感性的一面，让我开始愿意为他们去

争取时间、争取可能性，变得更加有规划、更加有能量。我也

开始把有关生育的经验、对生命的感悟融入创作中，因此作

品也变得更为细腻。

王茜瑶：我生于重庆万州，18 岁考入四川美术学院版画

系，毕业后赴德国汉堡美术学院，读了第二个本科和硕士研

究生。在超过十年的美院学习生涯里，我慢慢理解了创作本

身的含义，在艺术这条路上也越走越坚定。在汉堡美院读本

科时，我开始跟一些小型的画廊合作，毕业那年我在柏林的

一家德国画廊做了个展。本科期间我做得更多的是尽可能尝

试各种不同的媒介、风格和创作方向，打开思维， 在之后的研

究生学习里，我开始从之前的各种尝试里提炼出几条路线去

深入。研究生毕业后我搬到柏林，恰逢疫情，没有任何展览，

也不能出门，我正好利用这三年时间闭关学习，继续深入自

己的创作语言，现在被大家熟知的风格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内

慢慢成型的。创作语言逐渐成熟后，开始有一些大画廊关注

我，目前我和贝浩登、MDC、国王画廊以及当代唐人四家画廊

合作。当然，我寻找和深入的路不会停，我也一定会继续做更

多的尝试，希望能在创作语言上迈出新的一步，在下一次个

展中与大家分享新的收获。

中国美术报：怎么看待艺术家所要面对的作品与其性别身

份捆绑的解读，女性的工作成果无法脱离性别标签化吗？

刘雨佳：我从来都不认为艺术家的作品要与性别身份紧

密捆绑进行解读。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部分艺术家是如此，

但是女性也分为很多复杂的层次。

康春慧：实际上所谓紧密的捆绑，并非外在给予我们的

捆绑，我认为这都是自己的选择。美国当代著名的女性主义

批评家和理论家肖沃尔特认为：“有效的女性作品，应该是可

以强有力地表现在特定社会框架中个人经历的作品。”我认

为这在以前特定的某一个时期也许是有效的，但目前我认为

最重要的还是个人向内的求索。作为女性，女性生理上的特

点并没有给我带来特殊的艺术路径，虽然说情感、感性是艺

术创作中的重要一环，但情感转化为创作的欲望所需要的强

度是非常大的，并不仅仅是情感、感性本身的问题。而且每位

艺术家作品所呈现出的差异，其实不能仅仅概括为男女性的

差异，而是涉及个体差异的问题。

卢贞：我并没有觉得有太大的性别差异，也不需要性别

标签，只要随心出发，按照自己的意愿创作出自己满意的作

品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李琳琳：在没有生孩子之前，我可能不想承认我的女性

身份，我只是在做艺术，包括在作品当中也会追求一些比较

阳刚的东西。但是我从怀孕到生第一胎，还是挺受冲击的，觉

得女性能孕育生命这件事太神奇了。我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

些来自男性的歧视，包括他们会说你不应该工作，应该回家

带孩子，但我反而觉得生育让我的生命更坚强了，更有了韧

性，没有以前那么娇气了。

王茜瑶：翠西·艾敏说过：“我是女性，但是我的艺术是

没有性别的”，我觉得很有道理。性别标签很多时候也是自己

加上去的，如果自己的创作一直是以创作本身为主而不是基

于性别身份，那作品也不会被创作者的性别身份捆绑。

中国美术报：你的困境/顺境，真的是性别带来的问题吗？

康雷：作为一位“80 后”的女性艺术家，在我的生活轨

迹里，性别从未成为我需要特意强调的身份。一样的三十而

让青年女性艺术家带动更多的女性走上独立自强之路

让青年女性艺术家成为创新迭代的主力军

期待青年女性艺术家更自由地表达自我

女性艺术家的独立价值正日益凸显

对话青年

专家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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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样的四十不惑，我自认为“80 后”“90 后”这一代女

性的特殊待遇悄然间消逝了。而当我们有了心理层面的绝

对独立和成熟后，“女性”这个话题反而可以讨论，因为她和

他有太大的区别。

姜淼：从开始创作黑白木刻作品一直到现在，我几乎没

有过焦虑和瓶颈的时候，但这并不代表我截至目前的艺术生

涯是一帆风顺的，有时也会面对生存和生活的不如意，但我不

想管外界说什么，反正我有一个追问的点，我就一直追着它问

就好，譬如生命、譬如美，这些对我来说很重要就足够了。

刘雨佳：对于我来说，顺境、困境都跟性别无关。

卢贞：没有体察出性别所带来的问题，生活中确实有一

些牵绊，但也是对艺术的一种滋养，从母性角度解读或许更

有一种灵性的力量。

李琳琳：作为孙女、女儿、母亲，当在这些身份间不断转

换时，情感的交织让我感受到了一些挣扎，但更多的是收获

了无数的能量与艺术创作的灵感。

王茜瑶：不是，或者说基本不是，因为除了性别，我们首

先都是人。只要作为人活着，就都会有困境和顺境。作为任何

性别，都会有相应的优势或者劣势。

中国美术报：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女性美术创作呈现

出一种“自我画像”的倾向和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

倾向或隐或现，却贯穿始终。你认为如今年轻一代女性艺术

家的创作中还带有鲜明的“自我画像”倾向吗？或者请结合

你的作品，谈一谈你认为女性艺术家创作的特质是什么？

姜淼：女性艺术家与男性艺术家最大的不同，我认为就

是无论何时，女性艺术家遵从的都是一种美感，男性艺术家

则更多的是抗争和力量。我一直也在追求画面的一种极致的

美，我一直在想象和实践怎么样作品会更美。美是一个很重

要的事儿，文明最初的起点或者说人最终的方向还是美。追

根究底，追求美可能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权衡利弊的事物

总有退让，而美的东西才是时代文明需要追求的方向。当然，

女性对画面细节的感受与表现，性格中的坚韧、耐力也都是

女性生理上某种“优势”。

刘雨佳：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艺术家的创作都非常开

放，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并不仅仅是“自我画像”这么简单

的层面，如果有，也许也只是把“自我”放置在创作体系中非

常隐秘而不可见的层面。

康春慧：我认为我艺术创作中的女性化特质不能靠我自

己去反思，而是应该由喜欢我作品的人去发现，不过我在观

察观看者的过程中，确实发现我的一些作品更容易引起女性

的共鸣，与此同时，也有另一类型的作品更容易引起男性的

共鸣。但我觉得这并非我个人的特点、我创作的特点，而是这

些作品中融入的我的个人情感与他们产生了共鸣，或者是我

们曾经的感情经历有着某种共鸣。

卢贞： 在新一代的女性艺术家中，女性身份与女性意识

的艺术表达一直在延续。我个人的作品无论从图式到材料，

还是从观念到陈列方式，都流露出女性微妙的感知与独特

性。我主要以雨林为创作题材，肆意生长的不同类型的植物、

花卉杂糅在一起，以山水画的框架来组织嫁接，从一种女性

微观的视角切入到宏观的山水意象中。同时对于蝴蝶、昆虫

的喜爱更多源于女性的浪漫想象和美好愿望，不同于山水画

的澄澈悠远以及家国情怀，我更多是想通过自然界万物有灵

的生命力去对接人类生命本体的意义，以自然之性呈现生命

之美，不想局限于山水画、花鸟画的界限，随着画面的痕迹自

由生发。自由、浪漫、想象，甚至带有一些反思批判、隐喻，在

更年轻的女性艺术家身上多有呈现。

王茜瑶：这个很难说，年轻一代的女性艺术家正在发展

中，而且各有各的主题和创作动机，很难去概括。真诚的创作

应该都蕴含或者再现着创作者自身的灵魂、思想和生命，这

也许就是作品中的“自我画像”。拿我的创作来说，每次我定

展览主题或者作品主题时，都会回想在这段创作的时间里，

那些对我创作产生影响的事件、故事或者词语。以这几年的

不同个展为例，从巴黎的“月亮水晶宫”到伦敦的“森林里的

狂欢”，再到柏林的“去蓬莱仙岛的路上”，从首尔的 “Allogné 

- 触不可及” 到北京的“良宵引”，到今年 1 月刚刚在纽约呈

现的“你听到瀑布了吗？”这些个展和主题都是来自创作时

很自然的呼唤，里面有神话、有乡愁，有我走过的， 也有未知

幻想的山川土地，有跳跃和延伸，有肆意和谨慎，有狂喜有伤

感，也有出神和反思，但是除了这些，最重要的还是对绘画本

身的认知和理解。

中国美术报：近年来，艺术院校和艺术行业中的女性数

量不断增长，很多青年女性艺术家在国际大展和市场上都有

突出的表现，人们热议文化艺术行业的“女性时代”即将来

临，您怎么看这种现象或趋势？女性艺术家拥有了更大的生

存空间，还是说仍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康雷：大爱无边的包容、情感的真挚与柔软的感性等，

这些都是女性生理上的优势。当下艺术院校、国际展览和艺

术市场上活跃的女性数量在不断增长，基数的增加决定了未

来的艺术领域里，会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女性艺术家，格局和

视角肯定会有所改变。我特别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涉猎不同领

域、拥有不同观念的女性艺术家出现，我们可以用女性艺术

家的独特视角和方式来发现和解决问题。

姜淼：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艺术行业，当然是好事，但也

有可能是因为近年来的经济大环境，所以大家都被告知要选

择稳妥的行业，兴趣爱好不重要，安全最重要。所以很多男孩

也是“被迫”放弃了艺术行业，因此不能单方面地看待这个

问题。

中国的时代变革太快了，几代人对女性的要求目前来看

是叠加在一起了，女性要工作、结婚、生育，要吃苦耐劳、不离

不弃，甚至还要养家糊口。因此对于女性而言，我认为这也是

一种选择困难，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人生完满，无论是对自

己、对家庭或者其他方方面面，都希望尽量做到最好。但这个

要求的不固定、身份责任的模糊，其实一直让女性面临着更

多的角色困扰。我们在讨论女性艺术家的生存空间的时候，

其实更多的是要聚焦在那些已经结婚、生育，同时还在坚持

从事艺术创作的女性艺术家。而这些女性艺术家，她作品的

力量感甚至是数量，都会因为女性的身份和要求被“稀释”

掉一部分，因此在艺术市场、生存空间或者艺术话语权等方

面，很难比同期的男性艺术家厉害，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不见得是她们的作品不好。与此同时，还有各种原因让女

性艺术家仍然处于一种非常弱势的境遇中，甚至一位“成功”

的女性艺术家背后需要有一个成功的男性。包括我们的性别

教育是否合理，这些问题都值得持续探讨和重新思考。

康春慧：的确还是弱势，这个话题我认为不用逃避，也不

用夸大我们这一代女性艺术家取得了怎样大的生存空间。我

不赞成现在由于各种机会和强大团队的“包装”，我们就达到

了什么样的高度，其实差距还很大。当然，从我自身的经验出

发，也不难发现埋没女性艺术家的“土壤”确实是松动了，社

会也给予了女性艺术家更大的包容度，我们也的的确确拥有

了越来越多的发声机会。

有更多的女性投身艺术行业，我认为特别好，我有时候

也会默默想，终归有这么一个时代会来临。前段时间我看了

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的代表作《美杜莎的笑

声》，里面有一句话非常打动我，“女性写作是未来的普罗米

修斯，终将会带着文字和火种远走高飞”，我觉得这句话放在

任何时候都是对的，你可以把文字变成任何一种艺术，因为

某一个群体的出现，一定会为社会带来不同的视角，而且我

一直认为女性这个本体的确是比较有灵性，所以我认为有更

多的女性投身艺术行业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卢贞：现在以女性为主体的展览跟社会群体越来越多，

从艺术市场到各种展览的热度，都表现出了很好的艺术生

态，她们正在建立一个由女性所创造的秩序井然的、女性化

的世界。我认为这是一种良好的创作氛围，能更好地呈现女

性艺术家的面貌，从个案到群体都是值得研究与梳理的。

中国美术报：什么原因促成了“80后”“90后”年轻一代

的女性艺术家当前在二级市场的突出表现？你身处其中，怎

么面对由此而来的更多审视？你认为这股潮流未来的走向是

什么？

姜淼：市场是阶段性的，谁都有可能阶段性地被认可，但

我认为艺术家需要走在市场前面，需要找到一条可以“推翻”

自己的方式，也就是说不要反复沉浸在一种图式里。反正我

一直在尝试、一直在追问，对我而言每一张画都是探索，所有

的尝试都是未知的实验。现在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冒头，其实

我认为对于她们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还是要经受包括市

场在内的各种因素的长久历练。

康春慧：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我能够回答的，但是近年来

一些女性艺术家在二级市场上的强烈表现，引起了大家的反

应，我觉得这恰恰是因为以前女性艺术家太弱势了，所以终

于有一点“响动”的时候，大家都开始关注了，这当然是好事。

国外的一些已经过世的女性艺术家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引

起关注的，所以这就是一股潮流，只要是潮流，就是逐渐流动

的，所以我认为做好自己的作品才是最重要的。

王茜瑶：二级市场或者短期的潮流、高点从来都不是我

关注的，我和四家合作画廊通过筛选并和藏家签订不可转售

的合同，一直在尽可能减少或者避免作品进入二级市场。我

希望藏家是因为真心喜欢作品而收藏，而不是因为投资或者

短期利益。潮流和风向都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会有也会消

失。作为创作者，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坚守自己的本心，专注

于作品本身，去思考怎么可以让创作持续推进，这才是潮流

以外唯一能支撑职业生涯的基石。

中国美术报：艺术史上很多艺术家都讲究旅行，如今很

多“80 后”“90 后”的艺术家都有机会到外面游历、学习甚至

定居，在这个过程中，你怎样看待东西方文化对你艺术创作

的影响？

姜淼：我始终认为，一件完整的作品是包含了所有的错

误和不协调的，这就是宇宙之大美，是真诚、是存在。在宇宙

视角下，所谓东方还是西方、人类族群彼此之间的隔阂与争

斗似乎都显得不值一提。这也是当下全球一体化模式走到危

急时刻需要迫切思考的问题。而比之冗赘又虚无缥缈的哲学

理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艺术能跨越人类世俗的现代文明

隔阂等议题，进入到宇宙和生命能量的层面去感受生命的流

动，于个体而言这是多维的感知，而不再只是局限于现代主

义学科认知的架构。

刘雨佳：我认为不是东、西方的问题，而是自我与外界的

问题。

康春慧： 我们这一代人中有很多人选择出国留学或者

长期居住，但由于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已经能够看到或者

接触到许多国外的艺术作品、艺术思潮，所以不存在像之前

世代的艺术家出国所面对的那种突然的、猛烈的“文化震

荡”，更少有所谓的“文化挪用”。我们这代人出国去，可以说

基本上没有遇到过完全没有见过的艺术形式，更多的还是以

一种局外人的身份，从他者的角度互相观察。当我们再面对

自身与他者关系的时候，或者是面对文化艺术的交流和自我

身份的认同都是非常放松的。

王茜瑶：今年是我在德国学习生活的第十年，目前人生

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这里度过。这十年里，东西方的文化、思

想、生活方式一直在我身上不断融合。刚开始出国是因为想

打开眼界，学习和体验不同文化，所以前几年更多是打开和

吸收。一直到最近两年，我开始更多地向自己的根源去寻找，

去开启更多的可能。东西方文化的相似、共通之处，以及差

异、隔阂、误读，都无所不在地充斥着我的生活和创作，这让

我的思想更多元，更少被各种边界束缚，也更多地打开了我

的创作思路。旅居德国，意味着要打破边缘化，得到更多的尊

重和信任，需要掌握他们的语言，理解他们的文化，用他们可

以理解的方式去沟通，做得比他们更好，才会得到接近同等

的机会。

中国美术报：你个人比较喜欢、欣赏的女性艺术家是？

康雷：为一切被压迫者抗议、斗争的凯绥·柯勒惠支

（Kathe Kollwitz）和一生充满坎坷，但是一生创造出属于自己生

命历程的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

姜淼：瑞典艺术家希尔玛·阿夫·克林特（Hilma af Klint）。

刘雨佳：我最喜欢的是比利时导演、艺术家香特尔·阿

克曼（Chantal Akerman）。

康春慧：李清照。

卢贞：我比较喜欢凯绥·柯勒惠支（Kathe Kollwitz）的崇高、

伟大、女性的韧性力量以及乔治亚·欧姬芙（Georgia O'Keeffe）

的客观性与抽象性的交织。

李琳琳：路易斯·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

王茜瑶：路易斯·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和翠西·艾

敏（Tracey Emin）。

中国美术报：你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迅猛发展、

文化交融碰撞的时代，女性艺术家在成长中应该注意哪些

问题？

姜淼：我其实正在积极地接触各种新技术，包括我原本

计划在今年 6 月份新加坡展览的时候展示一些 AI 技术处理

过后的作品，但目前还是不成熟。

卢贞：在女性画家感性敏锐洞察的基础上，应该要理性

判断当下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时代问题，分析问题本身的实

质，从而更好地梳理自己的艺术创作路径与个性化发挥。如

果能结合科技、数字产业，更多元地呈现自己的艺术创作路

径，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可以打破我们的思维定式，同时以

不同的媒介传递我们内在的精神表达。在这个各种信息碰撞

的时代，如何扬弃，如何坚守自己的内心，更加考验我们的定

力。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进行审美判断和个人认知。比如

我在跟一些跨界艺术的合作中，怎么找到自我的平衡和诉

求，需要我们全方位地思考，甚至自己作为自己的策展人，设

计、孵化，形成与观众的交互状态。

李琳琳：我认为不论技术怎样发展，我们都应该积极拥

抱新的技术，因为我不喜欢重复自己，所以我会把技术的发

展当作艺术创作的新的机遇和挑战，积极应对。近年，我认为

作品的表达似乎已经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

创作为周围的人传递更多积极的能量和美好。所以面对当下

的文化碰撞、区域争端，我认为我的作品更应该走出美术馆，

参与到更多的公共空间中，与更多的人发生关联，发挥艺术

强大的治愈能力。

王茜瑶：要多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问自己真正想要的

是什么，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坚定地走下去，不要太在意外界

的评说和看法，做好自己该做的，用作品本身去说话，证明自

己、展现自己、充盈自己。

中国美术报：在不远的未来，将会更加关注什么艺术

题材？

康雷：从形式上寻找三维、质感的表达，手法上不断地磨

砺，以求无限接近和准确表达内心诉求与观点，我希望未来

所有语境上的变化都是自然生发的。

姜淼：艺术家的工作其实和科学家很像，每一件作品都

是一次实验，创作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现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

地方，也会迸发新的想法。每张作品画完的那一刻总是我最

满意的时候，但第二天再看就觉得有可以调整的地方，如果

哪天我对自己的作品完全满意了，那我觉得我的创作也就没

什么可发挥的了。

刘雨佳：环境、科幻、田野。

康春慧：一方面会将新疆的限地艺术项目做一个总结和

完整呈现，另一方面探寻自身下一步的需求是什么，我还有

非常强烈的、想持续性表达的欲望。

卢贞：我会继续探索丛林系列，以自然法则为路径，从自然

山水、花鸟的语境中，纯化艺术语言，追求生命力的原生状态。

李琳琳：我希望能够和建筑有个结合，也希望在下一步

的艺术作品中或许可以把我姥姥的手艺融进自己的作品中。

王茜瑶：我会继续关注目前在做的题材：逍遥的、 自然

的、轻盈的、没有边界的状态，其实就是我最喜欢也一直在发

掘，寻找和创造的。

中国美术报：请对所有女性艺术家说一句话。

康雷：好好爱自己，我们值得被爱。

刘雨佳：行动是最重要的。

卢贞：洗去灵魂上的生活蒙尘，温暖且坚定。

李琳琳：让我们变得更加自由、自主、独立，让我们拥有

笑对一切的能力。

王茜瑶：尊重自己，爱自己，一起变强！■

（按年龄排序）

康雷  希望的田野  版画  70cm×120cm  2023 年

刘雨佳  微光渐暗  单通道 4K 影像  64 分 17 秒 康春慧  比翼  纸本设色  194cm×114cm×3  2020 年 卢贞  你在山的那一头  中国画  247cm×500cm  2023 年 王茜瑶  良宵引 No.1  布面木炭  330cm×680cm  2023 年  图片来自：艺术家和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姜淼  正觉 2021.4.19  铝板丙烯刀刻  198cm×435cm  2021 年 李琳琳  十日谈  综合材料  2015 年


